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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序起
　（壹）略述世界佛教要如何協調與溝通
　　一、和諧合作與實現覺世救人的事業
世界佛教教友會，主旨在聯繫世界每一角落的佛教。
從精神的聯繫，到達和諧合作；從發揚佛陀的最高文化，去實現覺世救人的事業。
　　二、世界的任何佛教，都是佛教的一流，不能片面地自是非他
所以首先應該承認，世界的任何佛教，都是佛教的一流，不能片面地武斷的自是非他，不能輕率的誹撥大乘為非法，也不能傲慢的輕視聲聞佛教為焦芽敗種。
　　三、在互相信任與客觀的善意去修學，才能彼此了解，而發展為適應時代的佛教
惟有在互相信諒的友誼下，客觀的善意的去研求
修學，才能從相互了解，做到彼此溝通。才能抉取佛教的精髓，淘汰塵垢粃糠
，而發展為適應時代的，攝導現代的，覺世救人的佛教。
　（貳）佛法是一味同源的，各有其特點、缺點，應站在平等的立場，尊重真理而捨短從長
佛法是一味同源的，也是多方適應的。在適應不同民族，不同環境，不同時代中，發展為似乎非常不同的形態。
然如從發展的傾向，發展的規律；從演變中的內在聯結，外界適應去研求，即會覺得：世界不同形態的佛教，是可以溝通，可以合作的。
如通泛的說，各有他的特點、缺點，應站在平等的立場，尊重真理（p.262）而捨短從長。這才能日進於高明，而更近於佛陀的真實，契合如來的本懷。
　（參）從「教典」與「教乘」去說明佛教的一味而分流――從印度佛教去印證世界佛教
從印度佛教去印證世界佛教全體時，佛教的從一味而分流，是這樣的：
　　一、約教典說
一、約教典說：
　　　（一）初期聖典的集出、流通
佛法先有法與毘奈耶的集出流通。
　　　（二）西元前後聖典集出的情形
到西元前後，關於法──阿含的參究
者，
或著重聲聞行，著重於緣起法相有的分別，撰集
為阿毘達磨。
或著重佛德與菩薩行，著重於緣起法性空的體證，即有空相應的摩訶衍經集出流通。
　　　（三）西元三世紀聖典集出的情形
西元三世紀，龍樹依性空大乘經，抉擇阿含與阿毘達磨，而撰中觀諸論。
同時前後，大乘經即傾向於真常的，唯心的，有《勝鬘》、《涅槃》等經；其後又有《楞伽》等經出現。
在真常唯心大乘的發達過程中，一切有系的經師，瑜伽師，承受性空的、唯心的大乘經，而撰述瑜伽唯識等論典，成為一大系。
　　　（四）西元五世紀聖典集出的情形
約從西元五世紀起，從真常唯心的大乘中，更流出秘密瑜伽的續部。從這發展流化的過程去了解，一切教典間的承先啟後，不同傾向，是可以明白的分別出來。
　　二、從教乘說
二、從教乘說：
　　　（一）起初，佛法沒有分別
起初，佛法就是佛法，更沒有分別。
　　　（二）西元前後，在菩薩乘的經典中，有小乘與大乘的分判
到西元前後，分化為聲聞乘與菩薩乘。在菩薩乘的經典中，即有小乘與大乘的分判
。
　　　（三）二、三世紀起，有三乘的分別――佛乘之興起
二三世紀起，菩薩（p.263）乘又有真常唯心的教典出現。這一類經中，即有「有空中」三教，或「小大一」三乘的分別。
對於菩薩乘，這次後流通的，重於佛果，所以又特稱為佛乘。
　　　（四）五世紀起，妙有的佛乘，又分流出陀羅尼乘
五世紀起，妙有的佛乘中，又分流出陀羅尼
乘。這對於一切佛法，即判為三藏，波羅密藏（含得顯教大乘的一切），陀羅尼藏；或四諦行，波羅密多行，具貪行。
　　　（五）太虛大師的三期說，與佛法的發展相合
這種教判的分化，表示佛法分流與發展的全貌。
太虛大師的三期說，即與此相合：

初五百年──小行大隱時期 …… 巴利語系屬此
中五百年──大主小從時期 …… 華語文系重於此
後五百年──密主顯從時期 …… 藏文語系屬此
貳、明漢文聖典在世界佛教的重要性
　（壹）結前起後：從漢文聖典的探究中，才能完整的理解佛教的內容，故應值得特別重視
中國的漢文佛教──日本佛教也從此流出，在印度三期佛教中，重於中期，即以菩薩乘為本，前攝聲聞乘而後通如來乘。在這世界佛教發展的時代，應值得特別的重視，因為惟有從漢文聖典的探研中，才能完整的理解佛教的內容。
　（貳）詳釋：漢文聖典的內容
今從教典來說：
　　一、阿含
一、「阿含」：四阿含是全部具有的。《中含》與《雜含》，屬於說一切有系。《長含》屬分別說系，《增一含》屬於大眾系。雖沒有巴利語系那樣（p.264）的，保有完整的一家專籍，但不屬一家，自有他的長處（藏文系全缺）。
　　二、毘奈耶
二、「毘奈耶」：藏文系但是有部新律；巴利語系但是赤銅鍱律，而漢文聖典中有：
　大眾系的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摩訶僧祇律
　　　　　　　┌─化地部的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五分律
　　　　　　　├─法藏部的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四分律
　分別說系的 ─┼─飲光部的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戒本
　　　　　　　└─銅鍱部的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善見律論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舊的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十誦律
　說一切有系的 ─┤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└新的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
　犢子系的────正量部的────────　二十二明了論
這樣的兼收並蓄
，最適宜於作比較的研究。
　　三、阿毘達磨
三、「阿毘達磨」：這本是上座系三大派（分別說，說一切有，犢子）所共（p.265）信的。藏文系但有──六足
的《施設足論》一分，與晚起的《俱舍論》。巴利語系有七論。
漢文聖典，雖特詳於有部，而實通有諸家的阿毘曇。
　　　（一）屬於有部
屬於有部的，有六足論，《發智》與《婆沙論》，《阿毘曇心論》（及釋），大成於對抗《俱舍》的《順正理論》及《顯宗論》。
　　　（二）屬於分別說系
屬於分別說系的，有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，這是可以貫通南傳北傳阿毘曇論的唯一要典。有《解脫道論》，即巴利語系《清淨道論》的異本。
　　　（三）屬於犢子系
屬於犢子系的，有《三彌底部論》，《三法度論》。
　　　（四）後起的論典
晚起（西元三、四世紀起）的論典，出入於有部、經部，而有取捨從長的綜合性的，有著名佛教界的《俱舍論》，有影響中國佛教極深的《成實論》。
　　　（五）小結
依此分別看來，初期的三藏，雖不曾受到中國佛教主流的尊重，但文典的豐富，實為研求聲聞的學派分流，以及從聲聞而流衍為菩薩藏的有力文證。如忽略了這些漢文聖典，我可以斷言，是不可能完成協調世界佛教，溝通世界佛教的責任的！
　　四～五、性空與真常之大乘經；從大乘經典可以指出漢文聖典的特色
四、「性空大乘經」，與五、「真常大乘經」：漢文系的聖典，極為完備，與藏文系相近。《般若》，《華嚴》，《大集》，《涅槃》──四大部（或加寶（p.266）積為五大部
），都是部帙
龐大的。在這裡，可以指出漢文聖典的特色：
　　　（一）從漢文聖典的研求，可以明了大部教典的次第增編過程
(一)、漢文的種種異譯，一概保持他的不同面目，不像藏文系的不斷修正，使順於後起的。所以，從漢文聖典研求起來，可以明了大部教典的次第增編過程；可以了解西方原本的先後大有不同。這不但不致於偏執一文，而次第的演變，也可以從此了解。
　　　（二）漢文的大乘經，保留地方特色
(二)、漢文的大乘經，在兩晉以前傳譯的，與西域佛教──罽賓
山區為中心，擴展到西方的吐火羅
，西南的梵衍那
，那揭羅
，東南的健陀羅
，東北的竭叉
，子合
，于闐
，特別有關。這在中國佛教界，造成了深厚的佛教核心思想。北印學者菩提留支譯的《十地論》，《楞伽經》，都有非常的特色。
　　六、中觀
六、「中觀」：與藏文系的中觀，是相當不同的。
　　　（一）初期中觀
漢文所傳，為初期的，特別是龍樹撰述的論典。如《般若經》釋的《大智度論》，《十地經》釋的《十住毘婆沙論》。都不但是深理的中觀，而且是廣明菩薩大行的。
　　　（二）後期的中觀
後期的中觀，即瑜伽系興起以後的，龍樹後學的論典。漢文僅有清辯的《般若燈論》，沒有藏文系那樣的學派眾多。堅慧的《入大乘論》，無著的《順中論》，表示了從中觀而向（p.267）瑜伽的行進。
　　七、瑜伽唯識
七、「瑜伽」唯識：漢文非常完備，有《十地論》，《攝論》，《成唯識論》三大家。藏文系以安慧派為主，近於漢文的攝論家。而漢文正統的唯識家，是以護法為主的。《成唯識論》代表了陳那、護法、戒賢，這一學系的大成，為漢文聖典的瓌
寶
！與唯識相隨行的「因明」，比起藏文系，陳那、法稱的作品，傳譯得不完備。這表示了中華民族性的不大重視邏輯，不大重視言論的諍辯；這限定了過去中國佛教的論師派，不能占有主流的地位。
　　八、祕密瑜伽
八、「祕密瑜伽」：事部（日本稱為雜密），行部的《大日經》，瑜伽部的《金剛頂經》，漢文都有譯傳。
惟有無上瑜伽部，受了時代的限制，即無上瑜伽盛行時，中國陷於衰亂的狀態中。受了性習的限制，所以淫欲為道的法門，不能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所信受。秘密瑜伽，充滿於藏文系的聖典中。
參、總結
從以上的敘述中，可知漢文系的聖典，雖以中期的大乘為主，而教典的傳譯，是不限於中期的。晚期的佛教，已有了頭緒。初期的佛教，有著豐富的傳譯。（p.268）所以從漢文聖典去理解，向前攝取巴利文系的聲聞三藏，向後參考藏文系的晚期中觀、無上瑜伽，那麼印度佛教一千六七百年的發展全貌，也即是流傳於今日世界的三大文系佛教，可能獲得一完整的、綜貫的、發達而又適應的真確認識。
太虛大師說：「依流傳在中國者，攝持錫蘭傳者，及擇取西藏傳者，為一批評而綜合而陶鑄
之新體系，庶幾
為著述印度佛教史之目標歟
！」
這不但是印度佛教史研究的目標，應該是協調世界佛教，溝通世界佛教，取捨從長而發展為適應現代、攝導現代的世界佛教的目標！
�（1）見印順導師著《佛法概論》，p.37-p.42；


（2）印順導師著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新年的舊希望〉，p.388-p.390。


（3）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》（第五冊），p.55-p.59。


� 研求：研究探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1006）


� 秕糠（ㄅㄧˇ ㄎㄤ）：秕子和糠，均屬糟粕。比喻沒有價值的東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32）


� 參究：1.參驗考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838）


� 撰集：編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892）


� 分判：1.剖析；評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564）


�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5〈1 序品〉(大正2，95c9-14)：「何以故名陀羅尼？云何陀羅尼？答曰：陀羅尼，秦言能持，或言能遮。能持者，集種種善法，能持令不散不失。譬如完器盛水，水不漏散。能遮者，惡不善根心生，能遮令不生；若欲作惡罪，持令不作——是名陀羅尼。」


（2）印順法師著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.106～p.107：「陀羅尼，即『總持』之義，共有四種：一、法陀羅尼，即文字陀羅尼。聽法之後，便不會忘記，隨聞能記……。第二是義陀羅尼，即能夠了解通達義理，並且予以相互貫通……。第三是咒陀羅尼……。第四是勝義陀羅尼，這是與證悟真理有關的。證悟勝義諦，於一切法得通達，才是最上的陀羅尼。」


（3）另參見印順法師著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法之研究〉，p.124-p.125。


� 詳參太虛大師著《太虛大師全書  法藏：一、佛法總學》，p.514-p.517。


� 兼收並蓄： 唐  韓愈 《進學解》：“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，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。”謂把各種東西一律收羅藏蓄。後以“兼收並蓄”指把性質不同的各方面的東西都吸收、包羅進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53）


�（1）詳見《大智度論》卷2〈1 序品〉(大正25，70a6-22)。


（2）《六分阿毘曇》，又稱《六足論》：


1、《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》，2、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，3、《阿毘達磨施設足論》，4、《阿毘達磨品類足論》，5、《阿毘達磨界身足論》，6、《阿毘達磨識身足論》。詳見印順法師著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121-p.123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127：「其分別說系之南傳錫蘭者，僻處海南，另為獨特之發展，有《法聚》、《分別》、《界說》、《雙對》、《發趣》、《人施設》、《論事》之七論。」


�（1）唐．智昇撰《開元釋教錄》卷11(大正55，582a4-591b3)：「般若部、寶積部、大集部、華嚴部、涅槃部。」


（2）《佛光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059：「五部大乘經。乃開元釋教錄對大乘經典所作之分類。即：(一)般若部，凡二十一部，七三六卷，七十三帙。(二)寶積部，凡八十二部，一六九卷，十七帙。(三)大集部，凡二十四部，一四二卷，十四帙。(四)華嚴部，凡二十六部，一八七卷，十八帙。(五)涅槃部，凡六部，五十八卷，六帙。」


� 部帙：1.書籍的部次卷帙。2.篇幅；卷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649）


�（1）印順導師著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04：「罽賓，決非迦溼彌羅（也可攝於罽賓中），主要為健陀羅以北的雪山區，即今印度西北邊省北部，及阿富汗東北山地。」


（2）《佛光阿含藏．中阿含經（一）》，p.2，n.2：「罽賓：國名，位於北印度，即後世之迦濕彌羅(Kawmīra)(梵)、(Kasmīra)(巴)。」


（3）罽賓：1. 漢  魏 時西域國名。 唐  玄奘 《大唐西域記》作“迦濕彌羅”。即今之 克什米爾 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1045）


� 吐火羅： 中亞 古國名。亦用為地名。我國古代也譯作 兜佉勒 、 兜呿羅 、 兜沙羅 、 吐呼羅 、 土豁羅 、 睹貨羅 等。在 蔥嶺 西，今 阿姆河 南一帶。公元八世紀為 阿拉伯 所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83）


�《佛光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4633-p.4634：「梵衍那國：興都庫什山中之古王國，位于今阿富汗境內。梵衍那，梵名Bāmiyan，又作范陽、望衍、帆衍，現今多稱巴米安（Bamian）、巴米央、巴米羊。此國正當於健馱邏往睹貨邏、臾那之通路，其大都城依崖跨谷，生產宿麥，宜於畜牧，氣序寒烈，風俗剛獷。……」


�《佛光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3029：「那揭羅曷國：那揭羅曷，梵名nagarahāra。又作那乾訶羅國、那伽羅曷國、那迦羅訶國、那竭國。印度古國名。據大唐西域記卷二記載，此國東西長六百餘里，南北亦有二百五十餘里，四面皆山。國有大都城，無大君長，隸屬於迦畢試國，物阜民豐，崇敬佛法，然伽藍雖多，僧徒寡少，另有天祠五所，異道百餘人。城東二里處有阿育王所建之塔，高三百餘尺，據傳為釋尊因位時，由燃燈佛授記之處。城東南有醯羅城，城中有七寶塔，供奉佛陀之頂骨。此國約在今阿富汗東北部喀布爾河流域，猶有古塔殘存。」


�《佛光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5522：「犍陀羅國：犍馱羅，梵名Gandhāra, gāndhāra, Gandha -vati，巴利名gandhāra, gāndhāra。印度古國名。又作健陀羅、犍陀越或業波羅（梵gopāla）。意譯香地、香潔、妙香、持地。位於今西北印度喀布爾河（Kabul）下游，五河流域之北。……」


�《佛光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5876-p.5877：「竭叉國：係帕米爾高原中之古國。據高僧法顯傳所載，此國每五年舉行無遮大會，會時四方沙門皆來雲集，王及群臣如法供養，或一月、二月，或三月，多在春時舉行。……」


�《佛光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919：「子合國：位於新疆葉爾羌城（莎車）東南之古國名。為古代西域唯一之大乘國。又作遮拘迦國、遮拘槃國、遮居槃國。即洛陽伽藍記所載之朱駒波國，魏書中之朱俱波國、朱居國，唐書中之朱俱槃國，大唐西域記所稱之斫句迦國、沮渠國……」


� 于闐：亦作“于窴”。古 西域 國名，在今 新疆  和田 一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257）


� 瓌（ㄍㄨㄟ）：同“ 瑰 ”。（《漢語大典（四）》，p.655）


� 瑰寶：1.奇異，珍貴。2.特別珍貴的物品。（《漢語大典（四）》，p.609）


� 聖嚴法師著《印度佛教史》，p.287-p.289：現在將四部密教，略為介紹如下：


（一）事部：即是雜密，亦稱作密，其修無相瑜伽，即妄以明空性之理，常我的色彩尚不濃。常聚佛、菩薩、神、鬼於一堂，尚未有胎藏界等的嚴密組織。雖結壇場、重設供、誦咒、結印，重於事相，尚未及作觀想。


（二）行部：亦稱修密，此部以《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》（即《大日經》）（《大正藏》一八．一頁下）為主，以《大日經．住心品》中的：「菩提心為因，悲為根本，方便為究竟」三句為根本。又講十緣生，頗類於《般若經》的性空之說；但在「菩提心」的心中，已帶有常我的色彩。以大悲為本，以隨機的方便而度眾生，實在是表現了大乘佛教的偉大特色。


（三）瑜伽部：瑜伽部配合行部的方便為究竟而融攝世俗，故以如來做在家相（天人相）的大日為其中心，以金剛手等為其護翼，出家相的釋迦及二乘聖者，被置於外圍，此由胎藏界及金剛界的曼陀羅（Mandala 密壇，修密法的道場），即可以明白。這在理論上，是因大日如來為報身佛，是化身釋迦佛的本尊，本尊應居中心；在實際上，是圓融了外教的群神，且以外教的群神，均為本尊方便攝化的顯現，所以，印度一切的善神惡神，都為密教所攝。由降伏的意念轉為崇拜的意念，乃係出自事事無礙的即事而真，所以本尊應該是在家菩薩相。這可算是大乘密教從心理上做了左道化之大方便的準備。


（四）無上瑜伽部：這是最高的密法，此法修成，便是即身成就的佛，故在今日的西藏黃教，視無上瑜伽為最難修持的密法。沒有數十年的苦修工夫，阿闍梨也是不教你的。這是經過淨化後的黃教觀念。事實上的無上瑜伽，即是金剛乘法，即是左道密教，即是世俗化的大方便的實際行為。


� 陶鑄：2.比喻造就、培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一）》，p.1039）


� 庶幾：1.差不多；近似。3.或許，也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234）


� 歟：4.語氣詞。表示感嘆。 漢武帝 《賢良詔》：“猗歟！偉歟！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？” 三國  魏  曹操 《論吏士行能令》：“論者之言，一似管窺虎歟！” 唐  韓愈 《師說》：“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474)


� 參見太虛大師著《太虛大師全書  十六編　書評》，〈議印度之佛教〉，p.5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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